
钟法权：

文化艺术报：长篇小说《沧海岛》上

榜 2026 中国海洋文学年度榜。这部长
篇小说发表于《中国作家》2025 年第 7
期文学版，聚焦波涛汹涌的南海，刻画

了陈岛头、麦肥、老军工等一系列守岛

官兵群像。可否谈谈这部长篇小说的写

作初衷？

钟法权：在创作长篇小说《沧海岛》
之前，我创作了短篇小说《三叶岛》，

2020 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 8 期，同年
《新华文摘》第 21 期转载；紧接着，我又
创作了中篇小说《珊瑚岛》，2023 年刊于
《中国作家》第 8 期，被《作品与争鸣》转
载，2023 年获第五届海南省南海文艺
奖，2025 年入选中国海洋文学年度榜；
相隔一年后，我又写了短篇散文《三沙
印象》，2024 年刊登于《人民文学》第 7
期。无论是短篇小说《三叶岛》，还是中
篇小说《珊瑚岛》，以及散文，仅仅是我
在海洋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初试锋芒，因
为受体量的限制，不足以反映南海的风
貌、历史和未来，不足以反映守岛官兵
长年坚守海岛、报效国家的奉献情怀，
也不足以表现蓝色海洋对一个国家和

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2023 年 4 月，我再度踏上永兴岛。虽是
故地重游，但那里蓬勃的热带生机与日
新月异的面貌，依然让我感到耳目一
新、心潮澎湃。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像
浪潮拍岸，让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尤其当我站在那座平地而起的高高炮

楼上，一种沉重的历史耻辱感仿佛天空

厚黑的乌云压在头顶。回眸历史 ，第一
次是 1933 年，法国以安南（今越南）宗
主国为由，占领了西沙群岛的中业岛、
甘泉岛等 9 个岛屿，其中就包括永兴
岛。法国人侵占永兴岛后，为守住这个
海上交通要塞，构筑了简易防御工事，
将老龙头脖子处三米半的炮楼升高至
四米，改炮楼为瞭望与警戒两用，并在

离炮楼不远的湾口一侧修建了简易营
房，建起了临时军港。1939年，日军为侵
略南亚国家，打通南海交通航线，武力
侵占了永兴岛等岛屿。抗日战争结束
后，中国军人才从日军手中收回永兴岛
等岛屿。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三沙等岛
屿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成为人民海军坚
守辽阔海洋的磐石之地。基于此，我决

定为南海写一部与新时代相辉映的长
篇小说，其初衷绝不仅仅是反映南海风
云某一个侧面，也不只是描写强军演习
中的某一个人物，而是通过对沧海岛这
个军事要地的坚守的描写，全面完整地
谱写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军人的强军
伟业进行曲，以实现一滴水见太阳的最

佳效果。同时，我想通过这部小说告诉
国人，沧海岛绝非地图上那枚无足轻重
的弹丸之地，而是浩瀚蔚蓝海洋不可或
缺的疆域、一个战略要地，是托举中华
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实基石。一个好的初
衷，自然产生好的结果。《沧海岛》在创
作过程中，入选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

持项目；成稿后，又入选 2026 年中国作
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文化艺术报：您是陆军出身，又经

年生活、工作于内陆城市西安，写作这

样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最大的挑

战在哪里？

钟法权：其实只要是军人，都有相
通性，只是分工的不同和兵种的差异，
在文学创作上不存在创作的鸿沟。金庸
虽无习武之实，却凭如椽巨笔构建出荡
气回肠的武侠世界；他虽然没有亲临华

山，对华山的地形地貌并不了解，可他
所写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无不
以“华山论剑”作为背景，把华山写得如
身临其境，可见他文学的想象功力是多
么强大。两相比较，我在创作长篇小说
《沧海岛》之前，已经前后两次深入三沙
体验生活，已经写出了《三叶岛》《珊瑚

岛》等中短篇小说，为创作《沧海岛》做
好了实践准备。如果说一定要找出什么

是创作《沧海岛》最大的挑战，那就是在
反潜、防空守岛演习中的高科技武器投
入与保密关系的处理，也就是说，既要
展示守岛官兵打赢局部高科技战争条
件下的能力，还要做到不泄密，这就需
要作者把握分寸、拿捏有度。

文化艺术报：2026 年，长篇小说《重
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老兵张昌武

一生为主线，书写其驰骋沙场，又在和

平岁月饱经磨难的人生。《重生》出版后

获得好评，评论家贺绍俊这样评价《重

生》：“英雄的沉浮与受难深刻印证了中

国社会寻求解放和进步之艰辛，这是一

部中国式的英雄交响曲。”塑造英雄形

象，对今天的文学、读者有何意义？

钟法权：英雄是民族的脊梁。置身
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习近平总书记总
是无比敬重那些与日月同辉的忠骨英
魂，总是自觉坚定赓续弘扬民族千年传
承的浩然之气。他说：“一个有希望的民
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
能没有先锋。”在众多的文学名著中，作

家无不把讴歌英雄作为创作的使命，司
马迁的《史记》就记录了诸如力拔山兮
气盖世的项羽、军事奇才韩信、英勇过
人的荆轲等一大批英雄人物。罗贯中的
《三国演义》更是以英雄塑造立本成书，
曹操、刘备、关羽、张飞、孙权、吕布、赵
云、马超、黄忠、典韦、许褚等等，无不都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施耐庵的

《水浒传》有着数不尽的英雄好汉，武
松、林冲、李逵、燕青、杨志、鲁智深等
等，他们既是文学名著中的独特脸谱，
又是引领中华民族崇尚英雄的旗帜标
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对英雄
的书写总是生生不息。出于对英雄的崇
敬与热爱，近年来，我不仅写了隐藏功

名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
富清，还写了百战英雄、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占
山，以及饱经磨难、百炼成
钢的英雄张昌武，较为成
功的英雄塑造与书写，受
到了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

好评。西北大学教授王鹏
程与何琪在《硝烟散去，英
雄“重生”———论钟法权长
篇小说新作〈重生〉》一文
中说：“《重生》的主人公昌
武，从硝烟弥漫、真刀真枪
的战场进入到乌烟瘴气、
尔虞我诈的生活之后，经

历了尊敬、爱戴、嫉恨，以
及超过人类承受极限的身
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在种
种重压之下，他曾对自己
的命运产生过迷茫，但最
终还是以难以想象的毅
力，将负面的情绪转化为

继续生活的勇气。昌武的
大半生诠释了军人的崇高与伟岸，他所
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还代表了复转军
人这个群体的坚毅与不屈，以及已经化
为血肉的英雄主义所产生的个性魅力
和精神力量。作者并不是通过昌武渲染
苦难存在的合理性，而是痛定思痛，在
书写背后挖掘产生悲剧的历史、社会和

道德根源，启发读者去品咂和思索。就
此而言，《重生》不仅开辟出了新的题材
领域，塑造了新的英雄形象，还进行了
具有历史深度和精神高度的勘探与书
写，获得了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历史厚
重感。”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张志强在
《时空交错的命运，钟法权长篇小说〈重
生〉阅读札记》中说：“《重生》写的是经

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大英雄张昌
武以副营职的身份退伍返乡后，历经大
炼钢铁、春荒饥饿、系列大小政治运动，

最终被纠错平反解放的故事。同时，通
过人物自述的方式，展现了丰富的战争

历史细节。在对现实生活的正叙中，有
苦有甜，有得意也有挣扎，有困苦也有
挫折。在历史事件的逆叙中，张昌武是
一位打过无数胜仗，也有过许多败绩，
出生入死、有勇有谋的基层军官。小说
以跨越时空的叙事手法，把主要人物张
昌武的形象生动鲜活地树立起来了。”
今天的中国，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虽

然进入到了以 AI 为特色的高科技时
代，英雄依然是民族的脊梁，是时代的
先锋，是一个民族不可缺少的精神脊
梁。也就是说，时代越发展，物质越丰
富，和平的时间越长久，越是需要英雄
引领，以防患上时代的软骨病；唯有如
此，才能让当年日军在南京实施的惨无
人道大屠杀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文化艺术报：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

中的英雄形象大家都已熟悉，您是部队

作家，在塑造英雄人物时，如何突破前

人的形象框架？

钟法权：作为军旅作家，讴歌与塑
造英雄既是源于心灵深处的精神崇拜，

又是时代赋予的职责使命。中华民族英
雄辈出、灿若星辰。如何在创作中突破
过往的形象窠臼，摒弃脸谱化、模式化、
概念化的陈旧路径，是每一位写作者必
须解决的时代课题。为此，我坚持三大
创作原则：一是恪守真实，尊重事实本
源，拒绝人为拔高；二是深挖个性，展
现人物独特风貌，避免概念堆砌；三是

直面矛盾，不回避人性与现实的冲突，
防止形象平庸化和扁平化。基于此，在
创作《张富清传》的过程中，我着力还
原一位深藏功名、初心不改的平民英
雄本色；在长篇小说《重生》里，刻画了
张昌武式“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一般坚韧挺拔的英雄形象；而在报告
文学《硝烟中的号角》中，则立体呈现

了百战英雄王占山的传奇人生与铁血
信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英雄形象
塑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前人的
框架，而且让英雄可信可敬，真正走进
读者内心。

文化艺术报：《张富清传》获得第八

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颁奖词里写

道：“……作品不仅复现出了一位解放

军英雄的铁汉形象，也触及了人物内心

与精神的领地，立体准确地绘制出了人

物的人生图谱，刻画出了标杆人物的

‘人’的形象……”报告文学写作中，您

是怎样处理人物和事件的关系的？

钟法权：在文学创作中，人物与事

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既存在“以事带
人”的结构技巧，通过情节推进展现人
物性格，也包含“以人带事”的叙事逻
辑，借由人物行动引发后续冲突。二者
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唯有依据文本
主旨灵活运用这一辩证关系，才能增强
作品的艺术张力与阅读吸引力。

文化艺术报：《张富清传》的成功，

有没有强化您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削

弱了您小说家的地位？

钟法权：《张富清传》获第八届鲁迅
报告文学奖，这一鲜明的获奖导向，不
容置疑地强化了我报告文学作家的身

份。至于是否减弱了小说作家的地位，
我认为，国家大奖无疑是检验一个作家
文学水准的重要标尺，在文学创作的门
类上，也就自然而然地给作家贴上了门
类的标签。可我始终坚信，一个作家无
论如何炒作，喧嚣终会落幕，唯有作品
永恒。无论你过去是以写报告文学见
长，还是以写小说而让广大读者所知，

关键在于能否一直写出好作品。只要读
者买账、时代认可，你就没必要担心自
己“小说家”的头衔分量会变轻。

（下转 A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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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法权：1982 年 10 月从湖北荆门入伍，曾任空军军医大学
军事预防医学院政委，大校军衔。出版小说集《行走的声音》《脸

谱》，长篇小说《浴火》《重生》，长篇报告文学《张富清传》《硝烟中

的号角》《为珠峰测高的人们》《陈独秀江津晚歌》《雪莲花开》等。

作品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五届柳青文学奖，第十一、十二

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一等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五届海南南

海文艺奖等。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钟法权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